
子上和数学语言上的困难
�

除

此之外
,

还不能不在社会政治

学的前线上捍卫科学
�

不过
,

或

许最重要的是我面临这样一个

问题 � 我要他们在十年或十五

年之中记住关于物理学的—其实是关于科学的—哪些东

西呢 在十年或十五年之中
,

那

时候他们或正在对我的研究预

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黄金 时 代
—那 是 在

! ∀ # ∃ 年学潮之前的五十和六十年代—
教书上 课 是

很认真的
�

在拉比的严格指导下
,

教授们努力为深浅

不一的所有课程下功夫
,

把大班分成适当的小班
,

并开

始将基础物理学分成五六类 � 为未来物理学家的是一

类
,

为理科学生的是一类
,

为医预生的是一类等等
�

有

一类是拉比保留的
,

只托付给讲课最有本事的教员
�

这

门课程叫做为诗人而设的物理学
�

诗人的物理学实际上是一门选修课
,

文科学生可

以用它去得到他们必修的理科学分
�

我们当时猜想选

这门课的人不都是诗人
�

拉比
,

在大家比较幼稚而不

明白的那些日子
,

认为尽管教化不懂科学的人是足够

重要的事
,

不过
,

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动机
,

那就是这

些学生是沟通物理系与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另一方的

主要使者—
那另一方的哥伦比亚大人物

,

诸如 %&
∋

( ) ∗ + , − & . / ∗ 0 ,

− & . 1 2 & 0 3 + . ( 0
和 4 5+ 0 ( 6 7 . 5665 0 8

占领着一个有影响的
,

本质上是反抗科学的学术领域
�

我见习了约十二年
,

在早已当上正教授后
,

最终才许我

去教诗人的物理学
�

我了解到的第一件事
,

是选这门课的是一群很优

秀的学生—
他们以巨大的勇气

,

或者说
,

以一股蛮劲

儿不去选轻松的
,

易拿学分9适合雅士们必修科学的标

准 :的课程
,

而来读一年物理学
,

9哼 ;: 传闻此课程还偶

尔要用到数学
�

我了解到
,

他们一般都是聪明机灵
,

勤

读善写和多疑好问的
�

他们不同于主修物理的那种出

神倾信的听众 < 他们不是那种抱埋怨情绪的
,

老在盘算

怎样能早日进入医学院的医预生
�

这些
“
诗人” ,

与一

丝不苟的
、

不多废话的工程师
,

与小心冀翼的生物学

家
,

形成鲜明的对照
�

他们提出问题
,

要求和我们算账
,

而且他们特别想

要知道 � “
为什么这是有趣的 ’’

“

这有什么审美价值 ’’
“
伦理道德又该怎么说 ’’

“
难道不是科学生技术

,

技术

又生臭氧
,

一切就是为了发明数字化的牙刷吗 ’’我心

里也明白
,

他们完全把我吓倒了—我发现自己对每

一堂课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认真不敢含糊
�

一

般说来
,

基础物理学集中力量以定义
、

技术方法及事实

来建立一个基地
�

但在这里
,

你必须传达科学研究中

的激情以及新构思的惊人之美
,

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
,

不见根由
�

此外还不得不考虑到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路

算进行表决
,

或正在下午六点钟新闻节目中对我的发

现进行采访报导
,

或正在倾听就全球暖化
, “
创生科学”

或者就隐形轰炸机的是否无懈可击等问题 进 行 的 辩

论
�

诗人的物理学
,

因为用了数学9常常只不过是高中

代数 : 和因为迫使学生们去做习题
�

去实验室做 了实

验
,

在偶尔对全校课程发表的大学评论文章中常受到

批评
�

通常的质问是
“
你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地把物

理学告诉学生们
,

免去他们受这些份外之罪 ’’ 在这

些会议上
,

物理学的辩护人义正词严地为这门课程说

话—
习题是为了检验理解的深浅 < 对于演示方法论

的威力来说
,

数学是根本 <实验说明物理学是属于观测

的科学
�

我回顾那些小规模的论战
,

把它们看作往 日的主

要活动
�

虽然在修辞方面理科的学生显然不敌对手
,

但是拉此和斯诺在这个学术领域的贝鲁特式战场 上是

值得称道的盟友
,

而且事实上物理学家们那时知道的

莎士比亚和肯定知道得更多的莫扎特
,

比起我们文科

同事们知道非阿贝尔规范理论一定要多—
更 ∃6%提热

力学第二定律了
�

诗人的物理学在今天
,

对于我们疲惫的本科大学

学来说
,

在为支离破碎的时间的争分夺秒之中不再是

一个活动活动头脑的机会了
�

当今它完全不足以满足

造就更有科学素养的公众这一最紧迫的需要
�

这场斗

争不再是斯文的学院式对阵
�

我们无宁说
,

它是为一

个瞬息万变世界的生存斗争—
技术带来变化

,

使全

球受到威胁的变化 <这里有环境灾难的威胁
,

有破坏稳

定的贫国富国之间不公道的威胁
,

有新的重要原科匾

乏的威胁
�

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 已经释放出巨大的力

量
�

假定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得到一个民主社会支持和

批准
,

那么
,

其公民就要在很短时间内去知道并理解很

多事情
�

诗人的物理学—我这里指的是文科学生必修的

整个科学—
应在我们的院校中由各院校 学 生 的 联

盟
,

组织物理学家
,

历史学家
,

哲学家
,

人类学家
,
还有

更多的学家
,

一起来重新改造
�

如果这个紧急呼吓促

成这一根本的学术改造
,

那么
,

我们可以为一门必修四

年的新课程起一个新的名字—或许叫做 为二十一世

纪公民们而设的物理学课程
。


